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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存正气
中共银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玮

沐浴着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春风，在市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

程》系列丛书就要出版了，可喜可贺。这是银川文艺史上的一件大事、实事，也是银川文艺家艺术生命中的

一件喜事。在此，我代表市委、政府表示祝贺，也对编委会的同志们表示慰问。《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

列丛书是《文学银军丛书》的后续。2008年，《文学银军丛书》的成功推出，使银川市颇具实力的中青年作家首

次以文学团队的方式集结亮相，立时吸引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被中国作家网等媒体予以报道。集中展示了

银川文学创作队伍的成绩与实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好评。在此基础上，银川市文联又将出版范

围扩展至文学、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五个方面，把这些领域正在成长的、优秀的中青年文学艺术家的作

品集结成册，集中展示，以“文艺精品”（5卷47本）的形式集体亮相，既是对我市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也是一

次文艺精品的整体展示，具有很强的集成意义和激励作用，对打造人文银川、书香银川提供了智力支持。

近年来，银川文艺在市委、政府的关怀下，在国家、自治区和银川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广大文艺

家的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进步，为本土甚至全国的读者和观众，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精神食粮，为银川频

频添彩鼓劲，充分显示了文艺的价值与魅力，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

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

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作家、艺术家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

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要“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

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

迎”；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我们的作品，成为新时代“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一直以来，银川市文联正是按照总书记的这些要求开展工作的，特别是在推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由47位文艺家方队的作品组成的《银

川文艺精品工程》系列丛书的集中出版，无疑是银川文艺工作人民性的充分体现。2014年初就组织编辑出

版这套丛书，同时组织出版草根文学专号，包括在我市第七次文代会上大面积奖励草根文艺家，也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文联工作把握时代脉搏的前瞻性。

希望文联的同志保持这种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优良作风，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再

接再厉，继续做好其他门类文艺精品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实现中国梦、建设四个宁夏，银川走在前增光添

彩，为提高银川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做出贡献。也希望入选精品集的作者珍惜这份荣誉，成为广大

文艺家先觉先行、为人为文的榜样。同时借此机会，向银川市的所有文学艺术家表示问候和良好祝愿。



1959年10月出生，内蒙古包头人。毕业于宁夏大学，副

教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银川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任教

于宁夏大学新闻学院。

专题摄影作品《硬卧车厢》《大墙里的演出队》《赶着羊群

下贺兰》《寻找中华脸谱》《乌金淘客》等在平遥国际摄影节、

万象——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摄影展、大理国际摄影节腾讯摄

影师联展、2014北京国际摄影周、2014北京草场地三影堂联

展、快拍中国24小时等国际、国内摄影展赛中入展和获奖。

作品入选《中国故事》《逝者如斯》《人民摄影1991-2001年精

品集》《中国人本》《震憾中国的不朽影像》等大型丛书、画册，

部分作品被美术馆收藏。多组系列照片发表于《南方周末》

《中国青年报》《中国摄影家》《大众摄影》《人民摄影报》《凤凰

周刊》《东方早报》等知名报刊，创作的摄影作品曾被中央电

视台摄影频道、朝闻天下及腾讯网等多家媒体报道。

邬志斌
WU ZHI BIN



贺兰山口消逝的村庄





站在贺兰山上，羊倌贾明仓注视着山下的这个小村庄，

感到劲烈的山风吹过脸庞。自古以来，贺兰山就把内蒙古

腾格里沙漠和宁夏银川平原分隔开来，山外是牧业文明，山

内则是农业文明。贾明仓面对的这个金山村，只有十二户

人家，正好位于两种文明的交汇处。村民们像先民一样，世

代以放羊为生。如今，这个小小的村庄就要整个儿从山上

搬迁到平原。2002年，我见证了这个村庄从牧业走向农业

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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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口消失的村庄

站在贺兰山上，羊倌贾明仓注视着山下的这

个小村庄，感到劲烈的山风吹过脸庞。自古以来，

贺兰山就把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和宁夏银川平原分

隔开来，山外是牧业文明，山内则是农业文明。贾

明仓面对的这个金山村，只有十二户人家，正好位

于两种文明的交汇处。村民们像先民一样，世代

以放羊为生。如今，这个小小的村庄就要整个儿

从山上搬迁到平原。2002年，我见证了这个村庄

从牧业走向农业的全过程。

在贺兰山口的崖壁周围，布满了数以千计的

岩画，那是古代少数民族如同史诗一般放牧生活

的画卷。贾明仓对这些岩画再熟悉不过，他16岁

就从甘肃来到这里当羊倌，至今已有17个年头了。

皮肤黝黑的贾明仓长得有点儿像保尔·柯察

金，在阳光下如同一尊铜雕。“放不成羊我就回老

家，娶媳妇！”贾明仓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他几乎给

村里每家人都放过羊，但这17年来没丢过一只

羊。“封山十几年了，去年才真正封死，现在羊不能

上山了，谁知今后会怎样？”贾明仓的这句话说中

了贺兰山口金山村12户人家的心事。世代与岩画

相伴的村民们，他们那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就要

被打破了。

2002年4月，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贺兰

山封山禁牧，同时为了保护岩画，村庄要进行搬

迁。消息传来，村民们开始焦虑起来。老乡们说：

“养羊就好比建了一座银行，羊绒能卖钱，羊肉也

能卖钱，财富从羊身上取之不尽”。如今，他们将

不得不放下手中拿了几辈子的鞭子，去面对那完

全陌生的农田。这意味着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畜牧生活方式将彻底终结。

新政策颁布还不到一个月，贺兰山口金山村

就卷入了搬迁的纷乱之中。

“房子盖了两个月，拆起来只用三天。”5月14

日，我在金山村看到一个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们一

起拆房。那是一幢挺好的砖瓦房，但是很快就尘

土飞扬，成了一片断砖残垣。有人家搬迁了，这是

一个开端。

满头银丝的老太太是范金财的母亲，她心疼

地告诉我，这房子是她的家，1989年盖的时候还没

通公路，一块砖9分钱，运费1毛钱，光拉砖就拉了

一个月，盖了整整两个月，如今三天时间就拆光

了。虽说政府给补偿了3万块钱，但面对即将毁弃

的故居，老太太的不舍之情还是溢于言表。

老太太的女儿忙着在路口给羊喂饲料。她说

因为有这条大路，喂羊很方便，全村只有她家没雇

过羊倌——自己的羊，家中老人不放心别人放。

在范老太太拆房的同时，不少村民还在观望，

有些人就是不肯动窝，几乎成了“钉子户”。

“如果不解决问题，就死也不下去！”说这话的

范金海理直气壮，大概是钉子户中最厉害的一

个。5月20日中午，一辆吉普车驶进金山村，车上

坐着金山乡人大主席、副乡长、村书记和乡土地所

长。一行人前来查看搬迁户情况，前面几家都还

好，但是到了范金海家之后，事情就不顺了。

即便面对这批领导干部，范金海也是毫不妥

协。一来他手里有土地证，二来他哥哥去世后留

有后人，问题乡上没有彻底解决（范金海兄弟两

个，哥哥在几年前患病去世，留下一个寡妇和两个

儿子。聪明过人的小儿子如今接过羊鞭继续放

羊）。不知哪位领导出言不逊，激怒了范金海，他

一直追到路边，将手里的证件都摔到了路上。范

金海的母亲则干脆躺在地上不起来，嘴里乱叫嚷，

周围的乡人感觉很没面子，直躲我的镜头。

没想到仅仅四天之后，我再得到范金海的消

息，就是车毁人亡。

“山上出大事了，今天要埋人呢！”村民给我打

来电话，让我赶紧上山，说是范金海出车祸了。刚

到村东坡的墓地，我就看到范金海的老母亲哭喊

着朝石头堆撞去，被周围的人拉扯住了。一对穿

着孝服的小兄弟跪在地上掉泪，脸上还带着稚

气。家里人告诉我，孩子学习很好，可怜的是这么

小就没了爹。这事真让人难料，四天前我才去过

范金海家，亲眼看到一个大活人振振有词地跟乡

领导辩论，谁能想到今天人已经不在了。

墓周围还堆放着不少纸活儿，有一盘象棋和

一部手机，制作得很逼真，据说是死者生前的心爱

之物。当高高的坟头堆起后，吹鼓手那没了魂的

哭丧调就响了起来，回荡在乱石滩上，听了叫人心寒。

“鬼房子要了两个人的命。”目击车祸的村民

坚持这样的说法。车祸死了两个人，除了范金海

之外，另一个遭遇不幸的是范存孝，因为年龄排行

老大，人称范老大。范老大拉了一车石头下房基，

多装了一块“鬼房子”的石板，没想到就是这块石

板在翻车时撞到了两人身上。

那所“鬼房子”我见过，就在公路边，很大的一

幢房子无人居住，村里人都说这是一个“鬼房

子”。当时我去看过这房子，范老大还笑着对我

说，房子闲了八年，没人敢住，原因是住到半夜，房

门自己就开了，而且瓶瓶罐罐叮叮当当乱响。

因为肇事的驾驶员是范存孝的妹夫，范金海

家向范存孝家提出赔偿要求，得到了2万元钱。我

问范老大留下什么后话没有，范老大的弟弟说：

“鬼房子的搬迁补偿费给了3万元，哥哥心里很

满足。”

“那是‘神神’待的地方。”村里人迷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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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死的两个人招惹过龙王庙，曾把驴和羊圈到庙

里。还有人说，搬迁不该把棺材搬下山，老房子也

不能动！

范家请来6个道士和一班吹鼓手，要念两昼一

夜的大经为死者超度，那阵势煞是宏大。道士

们忙着写挽联，布置灵堂，吃饱喝足了，开始请

神布道。

参加范老大葬礼的村民们穿得挺干净，大多

是西装。给范老大买的纸活儿也很讲究，汽车、洋

房、电视都有，电视屏幕上还贴了一个打电话的日

本女影星。一个朋友说，喝酒和交朋友是范老大

生前的爱好，老范没白活。

除了请道士，至今村民的生活中还保留着很

多先民的生活痕迹，譬如敬山神、请圈神、给泉眼

献牲，等等。

“人老了。神仙也喜欢年轻的女人。”65岁的

方兰英说自己已经很久不作法了。以前金山村请

“神神”可都离不开她。这是一件大事，需要“神

婆”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做。方兰英早先以卜卦、看

相为生，算是方圆十里的名人。

“要问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实在无法说”，老

人回忆道：“过去苦糟了。当年嫁过来时，一口铁

锅，半个砂锅。老伴去世那年，孩子还小，我靠抓

发菜、拾蘑菇、抓蝎子、捡鹿角、挖药材过生活。后

来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还上账，买了摩托车和四

轮。现在是享上福了，儿子很孝顺。这几年生活

刚好，就让人搬下山去。反正上面是死，下面也是

死，我就是不下山。”

乡领导坐吉普车来的时候，也到了方兰英

家。当时她大喊吃亏，说自家是砖房，给的却是土

房价，并说一个寡妇下山如何是好……

村民们陆续搬下了山，羊大多廉价卖了，剩下

的只有暂时放养在三公里之外早已废弃不用的村

北老羊圈。一个月后，下雨导致老羊圈坍塌，砸死

了几只羊。羊倌说，这个羊圈镇不住了，得请圈神

爷。方兰英又取出多年不用的皮鼓等道具，赶去

做法请神。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搬进新家的老乡们生

活得怎么样了呢？我来到位于省道公路旁的金山

村新居。

在平坦的公路旁，一排排外表铺着瓷砖的砖

房依次伫立，背后则是辽阔的原野。

推开一扇雕花的防盗门，我看到一间气派得

可以赶上城里大干部的住房。这是女村长庙月萍

的新家。女村长和她的丈夫比先前在山里时富态

多了，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变化。我问她新房子

花了多少钱，回答是六七万。与山上相比，山下的

这里是一步跨入小康，差距太大了。

“许多人家花钱雇人锄玉米地呢。”女村长笑

着对我说，“山上的地小，还没有屁股大，好种；下

山后，分给了宽展的大地，反倒不会种田了，地也

整不平。”

“新房子再好，也不如在山上住着舒坦。”女村

长的老父亲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过去在山尖放

羊，不光能采蘑菇，看得也远，能看到银川，还能看

见黄河，心里敞亮得很。现在住在公路边，空气不

好，还吵得慌。

女村长给我介绍说，下山的村民按人头分给

两亩地，政府给了许多优惠政策。金山村念书的

孩子，大多寄养在县、乡的亲戚家，现在有100多个

孩子，政府有意给建一所小学。说着，女村长的手

机响了，有村民纠纷要处理，她利索地骑着摩托车

消失在暮色中。

金山村原来是全县的首富村，人均年收入

5000元，主要就是靠发“羊”财。这是老乡们不愿

下山的主要原由。从山地到平原，村民必须要适

应新的环境，但是世代以牧为主的生活，使他们早

忘记了刀耕火种的把式。

在搬迁那一年的中元节，贺兰口的乡亲们又

上山了。他们聚集到龙王庙前敬山神——这庙也

不过是一所土房子，坐落在村外。年轻人拾来柴

禾，在大桑树下用石头支起一口大锅。老乡提来

两只羊羔，先敬龙王，再敬山神，相当郑重其事。

“山神爷收下了！”看到静静站立的羊羔浑身

一抖，一个长者用权威的口气下了判断。于是老

乡们开始行动起来，利索地收拾了羔羊，而后把五

脏蹄子献上神龛，烧了不少纸，又献上两瓶银川白

干。这时，所有人齐刷刷跪下了，面对那扇土墙高

呼：“爷爷啊，全村老少都给你来上供，你多多地下

雨，让草旺旺地长，保佑我们贺兰山口人畜兴旺

……”仪式结束后，村人又很正式地请来看管贺兰

山岩画的贺秘书长，从锅里捞出大块的羊肉，共享

山神爷的克什（祭品）。

在村民搬家的那些日子里，我就像抢东西一

样拍照片。最终，村民还是搬走了，只留下了一座

静静的山。从贺兰山口到宁夏平原，从岩画相伴

到黄河灌溉，从羊圈到农田，他们，以及他们的子

孙，今后都将面对全新的生活。

从这以后，我上山就再也没见到村民们熟悉

的身影，或许那次献牲就是他们向故土家园最后

的告别。

撰文、摄影/邬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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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村中过 老哥们儿相聚

围墙上拉家常 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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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归时，羊倌清点羊只格外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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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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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羊圈

喝茶羔羊

节气到来祭拜圈神

羊倌的居住地疑似堡垒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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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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